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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摇言摇摇摇摇摇摇

小说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深受欢迎的，究其原因，

是因为它是一门人的艺术。人们阅读小说，很大程度上是

对其中的故事感兴趣，所以我们可以说，故事是小说的灵

魂。

小说是对人，对美，对精神的一种发现与开掘。好的

小说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本书精选一批精品小说，各

种作品异彩纷呈。读者可以一饱眼福。欣赏好作品的确是

一种巨大的享受。小说中的人，故事与读者有一种“心”

的交流。这些名篇佳作能够给我们带来阅读的乐趣。

本书特别适合中学生、大学生阅读，同时也适合其他

层面的读者欣赏。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小说的无穷魅力，开

拓视野，提高智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 ( )
&’ 2345 ! *+,
&( #6789 ! (-.
)% : ; ! /01
*& <=> ?@A=! 234
’’* BCDEF ! 567
’+’ G H I ! 89:
’(+ JKLDMN ! ; <
’&( OP=QRST ! = >
’)% U V ! ( )
’%’ WXYZ ! ?@A
’%( [[’+, ! B C
’%) \ ] ! DEF
’%, 2^_‘ ! GHI
’*+ ab’+, ! J K

!



!"#$

!"# % & ’ ! ! "
!$% ( ) * ! #$%
&’’ +,-./ ! & ’
&’& 01234 ! ()*
&’( 56789 ! + ,
&’" :;<= ! -./
&%& > ? @ ! 012
&%) A B C ! -34
&&& DEFG ! 567
&&( HIJK ! 89:
&&) LMNOPQ ! ’;<
&*( RSTU ! =.>
+*" 5VFWX ! ?@AB
&,+ YZ[\]*^ ! CDE
+,( _‘!_‘!_‘ ! -3F
+(’ abcdeFfg ! G!HI
+(% hiFjk ! J!KL
+(- l m ! M N
+($ "ngoL#pPqrst ! O P

!



书书书

员摇摇摇摇

命 运 的 玄 机

摇酝
陨晕郧
允陨粤
载陨粤韵
杂匀
哉韵

永远的尹雪艳

白先勇

一

尹雪艳总也不老。十几年前那一班在上海百乐门舞厅替她捧

场的五陵年少，有些天平开了顶，有些两鬓添了霜；有些来台湾

降成了铁厂、水泥厂、人造纤维厂的闲顾问，但也有少数却成了

银行的董事长、机关里的大主管。不管人事怎么变迁，尹雪艳永

远是尹雪艳，在台北仍旧穿着她那一身蝉翼纱的素白的旗袍，一

径那么浅地笑着，连眼角儿也不肯皱一下。

尹雪艳着实迷人。但谁也没能道出她真正迷人的地方。尹雪

艳从来不爱擦脂抹粉，有时最多在嘴唇上点着些似有似无的蜜丝

佛陀；尹雪艳也不爱穿红戴绿，天时炎热，一个夏天，她都浑身

银白，净扮的了不得。不错，尹雪艳是有一身雪白的肌肤，细挑

的身材，容长的脸蛋儿配着一副俏丽甜净的眉眼子，但是这些都

不是尹雪艳出奇的地方。见过尹雪艳的人都这么说，也不知是何

道理，无论尹雪艳一举手、一投足，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

别人伸个腰、蹙一下眉，难看，但是尹雪艳做起来，却又别有一

番妩媚了。尹雪艳也不多言、不多语，紧要的场合插上几句苏州

腔的上海话，又中听、又熨帖。有些荷包不足的舞客，攀不上叫

尹雪艳的台子，但是他们却去百乐门坐坐，观观尹雪艳的风采，

听她讲几句吴侬软语，心里也是舒服的。尹雪艳在舞池里，微仰

着头，轻摆着腰，一径是那么不慌不忙地起舞着；即使跳着快狐

步，尹雪艳从来也没有失过分寸，仍旧显得那么轻盈，像一球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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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飘荡的柳絮，脚下没有扎根似的。尹雪艳有她自己的旋律。尹

雪艳有她自己的拍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

尹雪艳迷人的地方实在讲不清，数不尽。但是有一点却大大

增加了她的神秘。尹雪艳名气大了，难免招忌，她同行的姊妹淘

醋心重的就到处嘈起说：尹雪艳的八字带着重煞，犯了白虎，沾

上的人，轻者家败，重者人亡。谁知道就是为着尹雪艳享了重煞

的令誉，上海洋场的男士们都对她增加了十分的兴味。生活优闲

了，家当丰活了，就不免想冒险，去闯闯这颗红遍了黄浦滩的煞

星儿。上海棉纱财阀王家的少老板王贵生就是其中探险者之一。

天天开着崭新的开德拉克，在百乐门门口候着尹雪艳转完台子，

两人一同上国际饭店二十四楼的屋顶花园去共进华美的宵夜。望

着天上的月亮及灿烂的星斗，王贵生说，如果用他家的金条儿能

够搭成一道天梯，他愿意爬上天空去把那弯月牙掐下来，插在尹

雪艳的发鬓上。尹雪艳吟吟地笑着，总也不出声，伸出她那兰花

般细巧的手，慢条斯理地将一枚枚涂着俄国乌鱼子的小月牙儿饼

拈到嘴里去。

王贵生拼命地投资，不择手段地赚钱，想把原来的财富堆成

三倍四倍，将尹雪艳身边那批富有逐鹿者一一击倒，然后用钻石

玛瑙串成一根链子，套在尹雪艳的脖子上，把她牵回家去。当王

贵生犯上官商勾结的重罪，下狱枪毙的那一天，尹雪艳在百乐门

停了一宵，算是对王贵生致了哀。

最后赢得尹雪艳的却是上海金融界一位热可炙手的洪处长。

洪处长休掉了前妻，抛弃了三个儿女，答应了尹雪艳十条条件；

于是尹雪艳变成了洪夫人，住在上海法租界一幢从日本人接收过

来的华贵的花园洋房里。两三个月的工夫，尹雪艳便像一株晚开

的玉梨花，在上海上流社会的场合中以压倒群芳的姿态绽发起来。

尹雪艳着实有压场的本领。每当盛宴华筵，无论在场的贵人

名媛，穿着紫貂，围着火狸，当尹雪艳披着她那件翻领束腰的银

狐大氅，像一阵三月的微风，轻盈盈地闪进来时，全场的人都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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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给这阵风熏中了一般，总是情不自禁地向她迎过来。尹雪艳在

人堆子里，像个冰雪化成的精灵，冷艳逼人，踏着风一般的步子，

看得那些绅士以及仕女们的眼睛都一齐冒出火来。这就是尹雪艳：

在兆丰夜总会的舞厅里，在兰心剧院的过道上，以及在霞飞路上

一幢幢侯门官府的客堂中，一身银白，歪靠在沙发椅上，嘴角一

径挂着那吟吟浅笑，把场合中许多银行界的经理、协理、纱厂的

老板及小开，以及一些新贵和他们的夫人们都拘到跟前来。

可是洪处长的八字到底软了些，没能抵得尹雪艳的重煞。一

年丢官，两年破产，到了台北来连个闲职也没捞上。尹雪艳离开

洪处长时还算有良心，除了自己的家当外，只带走一个从上海跟

来的名厨师及两个苏州娘姨。

二

尹雪艳的新公馆坐落在仁爱四段的高级住宅区里，是一幢崭

新的西式洋房，有个十分宽敞的客厅，容得下两三桌酒席。尹雪

艳对她的新公馆倒是刻意经营过一番。客厅的家具是一色桃花心

红木桌椅。几张老式大靠背的沙发，塞满了黑丝面子鸳鸯戏水的

湘绣靠枕，人坐下去就陷进了一半，倚在柔软的丝枕上，十分舒

适。到过尹公馆的人，都称赞尹雪艳的客厅布置妥帖，叫人坐着

不肯动身。打麻将有特别设备的麻将间，麻将桌、麻将灯都设计

得十分精巧。有些客人喜欢挖花，尹雪艳还特别腾出一间有隔音

设备的房间，挖花的客人可以关在里面恣意唱和。冬天有暖炉，

夏天有冷气，坐在尹公馆里，很容易忘记外面台北市的阴寒及溽

暑。客厅案头的古玩花瓶，四时都供着鲜花。尹雪艳对于花道十

分讲究，中山北路的玫瑰花店常年都送来上选的鲜货。整个夏天，

尹雪艳的客厅中都细细地透着一股又甜又腻的晚香玉。

尹雪艳的新公馆很快地便成为她旧友新知的聚会所。老朋友

来到时，谈谈老话，大家都有一腔怀古的幽情，想一会儿当年，

在尹雪艳面前发发牢骚，好像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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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

“阿媛，看看干爹的的头发都白光喽！侬还像枝万年青一样，

愈来愈年青！”

吴经理在上海当过银行的总经理，是百乐门的座上常客，来

到台北赋闲，在一家铁工厂挂个顾问的名义。见到尹雪艳，他总

爱拉着她半开玩笑而又不免带点自怜的口吻这样说。吴经理的头

发确实全白了，而且患着严重的风湿，走起路来，十分蹒跚，眼

睛又害沙眼，眼毛倒插，常年淌着眼泪，眼圈已经开始溃烂，露

出粉红的肉来。冬天时候，尹雪艳总把客厅里那架电暖炉移到吴

经理的脚跟前，亲自奉上一盅铁观音，笑吟吟地说道：

“哪里的话，干爹才是老当益壮呢！”

吴经理心中熨帖了，恢复了不少自信，眨着他那烂掉了睫毛

的老花眼，在尹公馆里，当众演了一出“坐宫”，以苍凉沙哑的嗓

子唱出：

“我好比浅水龙，

被困在沙滩。”

尹雪艳有迷男人的工夫，也有迷女人的工夫。跟尹雪艳结交

的那班太太们，打从上海起，就背地数落她。当尹雪艳平步青云

时，这起太太们气不忿，说道：凭你怎么爬，左不过是个货腰娘。

当尹雪艳的靠山相好遭到厄运的时候，她们就叹气道：命是逃不

过的，煞气重的娘儿们到底沾惹不得。可是十几年来这起太太们

一个也舍不得离开尹雪艳，到了台北都一窝蜂似地聚到尹雪艳的

公馆里，她们不得不承认尹雪艳实在有她惊动人的地方。尹雪艳

在台北的洪祥绸缎庄打得出七五折，在小花园里挑得出最登样的

绣花鞋儿，红楼的绍兴戏码，尹雪艳最在行，吴燕丽唱《孟丽君》

的时候，尹雪艳可以拿得到免费的前座戏票，论起西门町的京沪

小吃，尹雪艳又是无一不精了。于是这起太太们，由尹雪艳领队，

逛西门町、看绍兴戏、坐在三六九里吃桂花汤团，往往把十几年

来不如意的事儿一古脑儿抛掉，好像尹雪艳周身都透着上海大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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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荣华的麝香一般，熏得这起往事沧桑的中年妇人都进入半醉

的状态，而不由自主都津津乐道起上海五香斋的蟹黄面而来。同

情，她总耐心聆听她们的怨艾及委屈，必要时说几句安抚的话，

把她们焦躁的脾气一一熨平。

“输呀，输得精光才好呢！反正家里有老牛马垫背，我不输，

也有旁人替我输！”

每逢宋太太搓麻将输了钱时就向尹雪艳带着酸意地抱怨道。

宋太太在台湾得了妇女更年期的痴肥症，体重暴增到一百八十多

磅，形态十分臃肿，走多了路，会犯气喘。宋太太的心酸话较多，

因为她先生宋协理有了外遇，对她颇为冷落，而且对方又是一个

身段苗条的小酒女。十几年前宋太太在上海的社交场合出过一阵

风头，因此她对以往的日子特别向往。尹雪艳自然是宋太太倾诉

衷肠的适当人选，因为只有她才能体会宋太太那种今昔之感。有

时讲到伤心处，宋太太会禁不住掩面而泣。

“宋家阿姐，‘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又能保得住一辈

子享荣华，受富贵呢？”

于是尹雪艳便递过热毛巾给宋太太揩面，怜悯地劝说道。宋

太太不肯认命，总要抽抽搭搭地怨怼一番：

“我就不信我的命又要比别人差些！像侬吧，尹家妹妹，侬一

辈子是不必发愁的，自然有人会来帮衬侬。”

三

尹雪艳确实不必发愁，尹公馆门前的车马从来也未曾断过。

老朋友固然把尹公馆当做世外桃源，一般新知也在尹公馆找到别

处稀有的吸引力。尹雪艳公馆一向维持它的气派。尹雪艳从来不

肯把它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出入的人士，纵然有些是过了

时的，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身份，有他们的派头，因此一进到尹公

馆，大家都觉得自己重要，即使是十几年前作废了的头衔，经过

尹雪艳娇声亲切地称呼起来，也如同受过诰封一般，心理上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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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少的优越感。至于一般新知，尹公馆更是建立社交的好所在

了。

当然，最吸引人的，还是尹雪艳本身。尹雪艳是一个最称职

的主人。每一位客人，不分尊卑老幼，她都招呼得妥妥帖帖。一

进到尹公馆，坐在客厅中那些铺满黑丝面椅垫的沙发上，大家都

有一种宾至如归、乐不思蜀的亲切之感。因此，做会总在尹公馆

开标，请生日酒总在尹公馆开席，即使没有名堂的日子，大家也

立一个名目，凑到尹公馆成一个牌局。一年里，倒有大半的日子，

尹公馆里总是高朋满座。

尹雪艳本人极少下场，逢到这些日期，她总预先替客人们安

排好牌局；有时两桌，有时三桌。她对每位客人的牌品及癖性都

摸得清清楚楚，因此牌搭子总配得十分理想，从来没有伤过和气。

尹雪艳本人督导着两个头干脸净的苏州娘姨在旁边招呼着。午点

是宁波年糕或者湖州粽子。晚饭是尹公馆上海名厨的京沪小菜：

金银腿、贵妃鸡、炝虾、醉蟹———尹雪艳亲自设计了一个转动的

菜牌，天天转出一桌桌精致的筵席来。到了下半夜，两个娘姨便

捧上雪白喷了明星花露水的冰面巾，让大战方酣的客人们揩面醒

脑，然后便是一碗鸡汤银丝面作了宵夜。客人们掷下的桌面十分

慷慨，每次总上两三千。赢了钱的客人固然值得兴奋，即使输了

钱的客人也是心甘情愿。在尹公馆里吃了玩了，末了还由尹雪艳

差人叫好计程车，一一送回家去。

当牌局进展激烈的当儿，尹雪艳便换上轻装，周旋在几个牌

桌之间，踏着她那风一般的步子，轻盈盈地来回巡视着，像个通

身银白的女祭司，替那些作战的人们祈祷和祭祀。

“阿媛，干爹又快输脱底喽！”

每到败北阶段，吴经理就眨着他那烂掉了睫毛的眼睛，向尹

雪艳发出讨救的哀号。

“还早呢，干爹，下四圈就该你摸清一色了。”

尹雪艳把个黑丝椅垫枕到吴经理害了风湿症的背脊上，怜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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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安慰着这个命运多舛的老人。

“尹小姐，你是看到的。今晚我可没打错一张牌，手气就那么

背！”

女客人那边也经常向尹雪艳发出乞怜的呼吁，有时宋太太输

急了，也顾不得身份，就抓起两颗骰子啐道：

“呸！呸！呸！勿要面孔的东西，看你霉到什么辰光！”

尹雪艳也照例过去，用着充满同情的语调，安抚她们一番。

这个时候，尹雪艳的话就如同神谕一般令人敬畏。在麻将桌上，

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不受控制，客人们都讨尹雪艳的口采来恢复信

心及加强斗志。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

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

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

地互相厮杀，互相宰割。

四

新来的客人中，有一位叫徐壮图的中年男士，是上海交通大

学的毕业生；生得品貌堂堂，高高的个儿，结实的身体，穿着剪

裁合度的西装，显得分外英挺。徐壮图是台北市新兴的实业巨子，

随着台北市的工业化，许多大企业应运而生，徐壮图头脑灵活，

具有丰富的现代化工商管理的知识，才是四十出头，便出任一家

大水泥公司的经理。徐壮图有位贤惠的太太及两个可爱的孩子。

家庭美满，事业充满前途，徐壮图成为一个雄心勃勃的企业家。

徐壮图第一次进入尹公馆是在一个生日酒会上。尹雪艳替吴

经理做六十大寿，徐壮图是吴经理的外甥，也就随着吴经理来到

尹雪艳的公馆。

那天尹雪艳着实装饰了一番，穿着一袭月白短袖的织锦旗袍，

襟上一排香妃色的大盘扣；脚上也是月白缎子的软绣花鞋，鞋尖

却点着两瓣肉色的海棠叶儿。为了讨喜气，尹雪艳破例地在右鬓

簪上一朵酒杯大血红的郁金香，而耳朵上却吊着一对寸把长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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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子。客厅里的寿堂也布置得喜气洋洋。案上全换上才铰下的晚

香玉，徐壮图一踏进去，就嗅到一阵沁人脑肺的甜香。

“阿媛，干爹替侬带来顶顶体面的一位客人，”吴经理穿着一

身崭新的纺绸长衫，弓着背，笑呵呵地把徐壮图介绍给尹雪艳道，

然后指着尹雪艳说：

“我这位干小姐呀，实在孝顺不过。我这个老朽三灾五难的还

要赶着替我做生。我忖忖：我现在又不在职，又不问世，这把老

骨头天天还要给触霉头的风湿症来折磨。管他折福也罢，今朝我

且大模大样地生受了干小姐这场寿酒再讲。我这位外甥，年轻有

为，难得放纵一回，今朝也来跟我们这群老朽一道开心开心。阿

媛是最妥当的主人家，我把壮图交给侬，侬好好地招待招待他

吧。”

“徐先生是稀客，又是干爹的令戚，自然要跟别人不同一点。”

尹雪艳笑吟吟地答道，发上那朵血红的郁金香颤巍巍地抖动着。

徐壮图果然受到尹雪艳特别的款待。在席上，尹雪艳坐在徐

壮图旁边一径殷勤地向他劝酒让菜，然后歪向他低声说道：

“徐先生，这道是我们大师傅的拿手，你尝尝，比外面馆子做

得如何？”

用完席后，尹雪艳亲自盛上一碗冰冻杏仁豆腐捧给徐壮图，

上面却放着两颗鲜红的樱桃。用完席呈上牌局的时候，尹雪艳经

常走到徐壮图背后看他打牌。徐壮图的牌张不熟，时常发错张子。

才是八圈，徐壮图已经输掉一半筹码，有一轮，徐壮图正当发出

一张梅花五筒的时候，突然尹雪艳从后面欠过身伸出她那细巧的

手把徐壮图的手背按住说道：

“徐先生，这张牌是打不得的。”

那一盘徐壮图便和了一副“满园花”，一下子就把输出去的筹

码赢回了大半。客人中有一个开玩笑抗议道：

“尹小姐，你怎么不来替我也点点张子，瞧瞧我也输完啦。”

“人家徐先生头一趟到我们家，当然不好意思让他吃了亏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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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喽。”徐壮图回过头看到尹雪艳朝着他满面堆着笑容，一对银耳

坠子吊在她乌黑的发脚下来回地浪荡着。

客厅中的晚香玉到了半夜，吐出一蓬蓬的浓香来。席间徐壮

图喝了不少热花雕，加上牌桌上和了那盘“满园花”的亢奋，临

走时他已经有些微醺的感觉了。

“尹小姐，全得你的指教，要不然今晚的麻将一定会全盘败北

了。”

尹雪艳送徐壮图出大门时，徐壮图感激地对尹雪艳说道。尹

雪艳站在门框里，一身白色的衣衫，双手合抱在胸前，像一尊观

世音，朝着徐壮图笑吟吟地答道：

“哪里的话，隔日徐先生来白相，我们再一道研究麻将经。”

隔了两日，果然徐壮图又来到了尹公馆，向尹雪艳讨教麻将

的诀窍。

五

徐壮图太太坐在家中的藤椅上，呆望着大门，两腮一天天消

瘦，眼睛凹成了两个深坑。

当徐太太的干妈吴家阿婆来探望她的时候，她牵着徐太太的

手失声叫道：

“嗳呀，我的干小姐，才是个把月没见着，怎么你就瘦脱了

形？”

吴家阿婆是一个六十来岁的妇人，硕壮的身材，没有半根白

发，一双放大的小脚，仍旧行走如飞。吴家阿婆曾经上四川青城

山去听过道，拜了上面白云观里一位道行高深的法师做师父。这

位老法师因为看上吴家阿婆天资禀赋，飞升时便把衣钵传了给她。

吴家阿婆在台北家中设了一个法堂，中央供着她老师父的神像。

神像下面悬着八尺见方黄绫一幅。据吴家阿婆说，她老师父常在

这幅黄绫上显灵，向她授予机宜，因此吴家阿婆可以预卜凶吉，

消灾除祸。吴家阿婆的信徒颇众，大多是中年妇女，有些颇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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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地位。经济环境不虞匮乏，这些太太们的心灵难免感到空虚。

于是每月初一十五，她们便停止一天麻将，或者标会的聚会，成

群结队来到吴家阿婆的法堂上，虔诚地念经叩拜，布施散财，救

济贫困，以求自身或家人的安宁。有些有疑难大症，有些有家庭

纠纷，吴家阿婆一律慷慨施以许诺，答应在老法师灵前替她们祈

求神助。

“我的太太，我看你的气色竟是不好呢！”吴家阿婆仔细端详

了徐太太一番，摇头叹息。徐太太低首俯面忍不住伤心哭泣，向

吴家阿婆道出了许多衷肠话来。

“亲妈，你老人家是看到的，”徐太太流着泪断断续续地诉说

道，“我们徐先生和我结婚这么久，别说破脸，连句重话都向来没

有过。我们徐先生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他一向都这么说：‘男人的

心五分倒有三分应该放在事业上。’来台湾熬了这十来年，好不容

易盼着他们水泥公司发达起来，他才出了头，我看他每天为公事

在外面忙着应酬，我心里只有暗暗着急。事业不事业倒在其次，

求祈他身体康宁，我们母子再苦些也是情愿的。谁知道打上月起，

我们徐先生竟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经常两晚三晚不回家。我问

一声，他就摔碗砸筷，脾气暴得了不得。前天连两个孩子都挨了

一顿狠打。有人传话给我，听说是我们徐先生外面有了人，而且

人家还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亲妈，我这个本本分分的人哪里经

过这些事情？人还撑得住不走样？”

“干小姐，”吴家阿婆拍了一下巴掌说道：“你不提呢，我也就

不说了。你知道我是最怕兜揽是非的人。你叫了我声亲妈，我当

然也就向着你些。你知道那个胖婆儿宋太太呀，她先生宋协理搞

上个什么‘五月花’的小酒女，她跑到我那里一把鼻涕一把泪要

我替她求求老师父。我拿她先生的八字来一算，果然冲犯了东西。

宋太太在老师父灵前许了重愿，我替她念了十二本经。现在她男

人不是乖乖地回去了？后来我就劝宋太太：‘整天少和那些狐狸精

似的女人穷混，念经做善事要紧！’宋太太就一五一十地把你们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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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事情原原本本数了给我听。那个尹雪艳呀，你以为她是个

什么好东西？她没有两下，就能拢得住这些人？连你们徐先生那

么个正人君子她都有本事抓得牢。这种事情历史上是有的：褒姒、

妲己、飞燕、太真———这起祸水！你以为都是真人吗？妖孽！凡

是到了乱世，这些妖孽都纷纷下凡，扰乱人间。那个尹雪艳还不

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变的呢！我看你呀，总得变个法儿替你们徐先

生消了这场灾难才好。”

“亲妈，”徐太太忍不住又哭了起来，“你晓得我们徐先生不是

那种没有良心的男人。每次他在外面逗留了回来，他嘴里虽然不

说，我晓得他心里是过意不去的。有时他一个人闷坐着猛抽烟，

头筋叠暴起来，样子真吓人。我又不敢去劝解他，只有干着急。

这几天他更是着了魔一般，回来嚷着说公司里人人都寻他晦气。

他和那些工人也使脾气，昨天还把人家开除了几个。我劝他说犯

不着和那些粗人计较，他连我也呵斥了一顿。他的行径反常得很，

看着不像，真不由得不叫人担心哪！”

“就是说呀！”吴家阿婆点头说道，“怕是你们徐先生也犯着了

什么吧？你且把他的八字递给了，回去我替他测一测。”

徐太太把徐壮图的八字抄给了吴家阿婆说道：

“亲妈，全托你老人家的福了。”

“放心，”吴家阿婆临走时说道，“我们老师父最是法力无边，

能够替人排难解厄的。”

然而老师父的法力并没有能够拯救徐壮图。有一天，正当徐

壮图向一个工人拍起桌子喝骂的时候，那个工人突然发了狂，一

把扁钻从徐壮图前胸刺穿到后胸。

六

徐壮图的治丧委员会吴经理当了总干事。因为连日奔忙，风

湿又犯了，他在极乐殡仪馆穿出穿进的时候，一径拄着拐杖，十

分蹒跚。开吊的那一天灵堂就设在殡仪馆里。一时亲戚友好的花



员圆摇摇摇

命 运 的 玄 机

摇酝
陨晕郧
允陨粤
载陨粤韵
杂匀
哉韵

圈丧幛白簇簇的一直排到殡仪馆的门口来。水泥公司同仁挽的却

是“痛失英才”四个大字。来祭吊的人从早上九点钟起开始络绎

不绝。徐太太早已哭成了痴人，一身麻衣丧服带着两个孩子，跪

在灵前答谢。吴家阿婆却率领了十二道士，身着法衣，手执拂尘，

在灵堂后面的法坛打解冤洗业醮。此外并有僧尼十数人在念经超

度，拜大悲忏。

正午的时候，来祭吊的人早挤满了一堂，正当众人熙攘之际，

突然人群里起了一阵骚动，接着全堂静寂下来，一片肃穆。原来

尹雪艳不知什么时候却像一阵风一般地闪了进来。尹雪艳仍旧一

身素白打扮，脸上未施脂粉，轻盈盈地走到管事台前，不慌不忙

地提起毛笔，在签名簿上一挥而就地签上了名，然后款款地步到

灵堂中央，客人们都倏地分开两边，让尹雪艳走到灵台跟前，尹

雪艳凝着神，敛着容，朝着徐壮图的遗像深深地鞠了三鞠躬。这

时在场的亲友大家都呆如木鸡。有些显得惊讶，有些却是忿愤，

也有些满脸惶惑，可是大家都好似被一股潜力镇住了，未敢轻举

妄动。这次徐壮图的惨死，徐太太那一边有些亲戚迁怒于尹雪艳，

他们都没有料到尹雪艳居然有这个胆识闯进徐家的灵堂来。场合

过分紧张突兀，一时大家都有点手足无措。尹雪艳行完礼后，却

走到徐太太面前，伸出手抚摸了一下两个孩子的头，然后庄重地

和徐太太握了一握手。正当众人面面相觑的当儿，尹雪艳却踏着

她那风一般的步子走出了极乐殡仪馆。一时灵堂里一阵大乱，徐

太太突然跪倒在地，昏厥了过去，吴家阿婆赶紧丢掉拂尘，抢身

过去，将徐太太抱到后堂去。

当晚，尹雪艳的公馆里又成上了牌局，有些牌局是白天在徐

壮图祭悼会后约好的。吴经理又带了两位新客人来。一位是南国

纺织厂新上任的余经理；另一位是大华企业公司的周董事长。这

晚吴经理的手气却出了奇迹，一连串地在和满贯。吴经理不停地

笑着叫着，眼泪从他烂掉了睫毛的血红眼圈一滴滴淌下来。到了

第十二圈，有一盘吴经理突然双手乱舞大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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